
蛇岛的新秘密
本报记者 于雅坤

对自然的探索，架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桥梁。

辽东湾深处的蛇岛，以0.73平方公里的

岛屿上栖息着近 2 万条特有毒蛇而闻名世

界，从19世纪30年代起，便吸引中外科学家

前赴后继地探索。1957年，我国老一辈生物

学家伍律教授率队首次开展系统性考察，并

将考察发现汇集成《蛇岛的秘密》一书。这本

科普著作，不仅成为公众认识蛇岛的窗口，更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自然观，点燃后来者探索蛇

岛的火种。

科研人员正在为蛇岛蝮尾部植入生物芯片。(本版照片由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从老一辈科研人员以开拓者之姿揭开蛇
岛生态链的神秘面纱，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上
演 800 水盆运淡水救援行动，再到用科技不
断解锁蛇岛新认知，60 余载光阴流转，科研
人员对蛇岛的守护与探索始终未停歇。尤
其在 1980 年，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成立，工作人员开始常年驻岛。自此，
这座孤岛，如同一座天然的实验室，为研究
物种演化、生态平衡提供得天独厚的样本。
2024 年 7 月，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入
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其生态价值赢得国际
认可。

数十载坚守，科研人员又有哪些新发
现？在申遗成功一周年到来之际，记者随蛇
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人员
走进蛇岛，近距离认识这座神秘的岛屿和一
群“与蛇共舞”的守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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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岛穿什么？”这几乎是每一位初次探
访蛇岛者心中共同的疑问。翻开《蛇岛的秘
密》，老一辈科研人员装扮得“像陈列在历史
博物馆里的古代武士”：身着帆布护身服，手
戴长筒皮手套，脚蹬厚重皮靴，头套镶着透明
胶片的竹罩……包裹得严严实实，才敢踏入
这片蛇的王国。

“放轻松，穿双高帮运动鞋，戴顶帽子就
行。”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王小平语气中透着从容。见记者仍
有疑虑，他进一步解释，“蛇岛蝮的视力和听力
都很弱，主要依靠头部的颊窝来定位猎物。这
个颊窝像‘热测位仪’，能在 0.1 秒内感知
0.001℃的温差变化，但探测范围有限。只要与
蛇保持半米距离，不随意伸手，就是安全的。”

从“全副武装”到“轻装上阵”，单是着装
之变，几代科研人员对蛇岛探索的认知飞跃
已可见一斑。

蛇岛静卧在大连旅顺口区的西北方向，
从当地艾子口港乘船出发，仅需半小时便能
抵达。小岛海拔215米，远远望去，像一顶“贝
雷帽”扣在海面上。岛上，巡护栈道蜿蜒延
伸，沿着近 1米宽的栈道前行，蛇岛蝮的身影
随处可见：有的躲在岩石下，有的在草丛中窸
窣穿行，更多的则盘踞在树枝上。最令人心
头发紧的，是那些缠在头顶树枝上的“隐形杀
手”，它们的体色与树枝浑然一体，若非尾尖
偶然晃动，几乎难以察觉，让人十分担心从树
下过时，它会突然掉下来。“难怪提醒要戴顶
帽子。”记者恍然大悟。

突然，一只小鸟飞过，尚未来得及在枝头
歇脚，一条盘踞在附近的蛇岛蝮如弹簧般弹
射而出，一口咬住小鸟。小鸟最初还在挣
扎，不到一分钟便被毒液麻醉停止了扑腾。
紧接着，蛇岛蝮慢慢地下树，将猎物放到地
上并围着转了几圈，在准确地找到小鸟的头
部后，将下颌张得比头还大，开始从后脑勺
吞食。目睹这一幕，有人下意识后退，有人
捂住双眼又忍不住从指缝间偷看。“小型鸟
类是蛇岛蝮的主要食物，它们伏在树上就是
为了‘守株待鸟’，有时两三个月都难得捕获
一只。”王小平说着用相机记录下这难得一
见的一幕。

不过，蛇岛蝮也是大型猛禽的猎物，尤其
秋季，灰脸鵟鹰、蛇雕、普通鵟等猛禽从西伯
利亚等地迁徙经停蛇岛时，时常俯冲而下将
蛇岛蝮抓走。就这样，蛇岛形成了“蛇吃鸟、
鸟吃蛇”的独特生态链。

“《蛇岛的秘密》里记载那时有5万条，为什
么现在只剩 2万条？”记者一边小心翼翼地前
行，一边向王小平请教。他停下脚步，神情变
得严肃：“蛇岛蝮毒性强，被认为具备药用价
值，保护区成立前，滥捕、盗猎行为猖獗，再加
上发生过火灾，种群数量一度降到9000条。”

保护区成立后，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且
有人员常年驻守，为蛇岛蝮种群恢复创造了
条件。同时，科研工作不断深入，种群调查方
法从“样方法”变为“标记重捕法”。这种方法
是在首次观察到的蛇体上标记绿色，再次观
察到时标记红色，通过重捕标记比例估算总
量，降低了统计数据误差。自 2001 年参加工
作以来，王小平已三次带队开展“蛇口普查”，
经过严谨调查确认，蛇岛蝮种群数量目前稳
定在2万条左右。

与蛇岛蝮种群数量“瘦身”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蛇岛生物多样性的“扩容”。

“瞧这小黄花，它叫黄花糖芥，蛇岛的特
有物种。”行进中，王小平不时介绍蛇岛上的
植物。蛇岛上的植物非常丰富，绿油油的叶
丛中夹杂着白的、黄的、紫的小花，漂亮得令
人一时忘了这是毒蛇的王国。《蛇岛的秘密》
中提道，当时科研人员采集了百余种植物标
本。2008 年，保护区与中科院植物所联合对
蛇岛、老铁山开展的植物本底调查带来全新
认知，2.3万余张照片记录下3609份采集的标
本，最终鉴定出维管束植物达 725 种，其中蛇
岛占240余种。

交谈间，王小平突然停下，举起胸前的望
远镜进行观察，原来一只飞鸟正掠过蛇岛上

空。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通道
上的关键驿站，面积较小的蛇岛是绝佳的观测
点。除驻岛人员每周沿固定样线巡查3至4次
外，望远镜不离身已成为科研人员的习惯。正
是这份坚守，使他们陆续发现 40 种新记录鸟
类，包括白头鹤、白鹤、白腹隼雕等国宝珍禽。
如今，保护区鸟类名录已扩充至375种。

从南到北 9391 步、从东到西 6609 步，保
护区科研人员的足迹，无数次覆盖蛇岛。每
一次观察、每一份数据，都被精心编织进生态
图谱。《蛇岛老铁山保护区植物图谱》《蛇岛老
铁山保护区鸟类图谱》《绿野寻踪——蝮蛇的
故事》等一本本凝结心血的科普著作，成为外
界了解蛇岛的全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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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科研人员一直上行，爬到半山腰时，一
块十多米高的石壁出现在眼前，石壁下方密
密麻麻布满大小不一的窟窿。“海蚀洞！”众人
几乎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

《蛇岛的秘密》曾重点介绍这些出现在半
山腰的海蚀洞和波痕石，认为“蛇岛是从海底
逐渐往上升的”“蛇岛海拔 100 米高以下的部
分，曾淹没在海里”。地质学家结合岛上的地
层及地质构造逐渐揭开蛇岛的来历——6 亿
年前，蛇岛和辽东古陆一起从浅海环境上升
为陆地。千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导致
渤海区域断裂下陷，海水涌入形成渤海海峡，
在整体下沉中，蛇岛因局部地壳提升而与大
陆分离，成为渤海中的孤岛。

核心谜题随之而来，脱离大陆后的孤岛
淡水匮乏，蝮蛇为何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世
界独有物种？为解开这些特殊物种的生存和
遗传密码，科研人员孜孜不倦。

每年 5月、6月是蛇岛蝮捕食候鸟的活跃
期，保护区科研人员会抓住时机开展春季蛇岛
蝮生命表研究。2014年，直径0.8毫米、长8毫
米的生物芯片被注入蛇岛蝮尾部皮下，标志着
科研人员对蛇岛蝮的研究进入“数字时代”。

如今，1700余条被标记的个体，如同携带
身份证的“岛民”，其体长、体重、年龄、活动轨

迹等数据被详细录入数据库。重捕数据分析
揭示出惊人规律：85%的蛇岛蝮在捕食期活动
范围不足 50平方米，连续两年“蹲守”同一棵
树捕食的概率高达 85%。更令人称奇的是其

“归巢本能”，科研人员曾实验将蛇岛蝮移至
300米外，它竟在 2天内返回原捕食地。“减少
移动、节省能量、在熟悉的环境捕食，这是蛇
岛蝮能忍饥挨饿在孤岛生存的智慧。”王小平
说。今年重捕到的一条蛇岛蝮显示，它的年
龄已超过 30 岁，成为近年来发现的年龄最大
的一条蛇。

科研人员还发现，蛇岛蝮与多数蛇类不
同，有两个休眠期。除了常见的冬眠，在候鸟
北上、食物匮乏时，它们会潜伏起来，进入“夏
眠”，待 9月、10月南下的候鸟途经蛇岛时，再
度活跃起来。更精妙的是，其季节性活动和
昼夜活动高峰期，与鸟类的迁徙节奏精准同
频，这种跨越物种的“时间默契”，被认为是蛇
岛蝮“修炼”的生存绝技。

在孤岛上，蛇岛蝮种群密度高，极易因
近亲繁殖导致种群衰退，它们是否有“避亲”
之策？为了摸清蛇岛蝮在繁殖期的活动规
律，科研人员在其结束冬眠出蛰后，为它们
绑上可主动发射信号的无线电发射器进行
行踪追踪。结果显示，雄蛇在繁殖期前会进
行远距离移动，甚至会跨越多条山沟或从山
脚爬到山顶，在有限的岛屿空间内尽量避免
近亲繁殖。

微卫星标记技术则进一步揭开了它们的
“社交法则”。同一棵树上经常聚集着十几条
蛇，亲缘关系测定显示它们并非近亲。“这说
明蛇岛蝮除了会主动扩散到远处，还能识别
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个体，避免近亲交
配。”王小平说。这种“识别能力”的具体机制
仍是未解之谜，但这种本能已为研究种群基
因多样性保护提供了重要线索。

保护区还与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开展
合作，将研究深入基因层面。通过分子生物
学手段，科研人员在蛇岛蝮的基因序列中发
现了适应长期静止及休眠、抗血栓形成、昼夜
节律调节和肌肉萎缩缓解等方面的基因。这
些“岛屿特化基因”，解释了蛇岛蝮为何能长
时间栖居树枝不动而保持健康，也为理解生
物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机制打开新视角。

在蛇岛一处人工蓄水池旁，一座微型气
象站格外引人注目，不远处，一条尾巴绑着白
胶带的蛇岛蝮正在草丛中爬行。“胶带绑着传
感器，它只要一活动，我的手机后台就有数据

显示。”科研人员冯曙光随即调出 5 月 16 日、
20日、23日的数据，图表显示同一条蛇在这 3
天中的活动量、高峰活动时间段有明显差异。

这是保护区今年与中山大学开展的一项
新研究项目，正试图探究一个新命题：在全球
变暖的背景下，这座孤岛的“主人”是否会通
过调节行为或生理机制，续写与环境共处的
传奇？

蛇岛蝮，还有太多的生命密码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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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当年科考队抢滩登陆的地
方。”跟随科研人员完成样线巡查，保护区工
作人员将记者引至蛇岛东南侧的卵石滩。这
座呈东南——西北走向的岛屿，向阳面是坡
沟，背阴面是悬崖。68年前，科考队员正是在
这片滩涂上支起两顶帐篷，借着风灯昏黄的
微光，连夜解剖标本，为揭开蛇岛之谜获取了
第一手珍贵资料，也将冒险拓荒、不畏艰辛的
科研精神播撒在这里。

保护区成立之初，驻岛条件异常艰苦。
30平方米的铁皮监测站，封闭性差，驻岛人员
清晨醒来，常与床头游走的毒蛇“四目相
对”。这座简陋的小屋，最终在一场台风中被
掀翻。40余年间，监测站历经4次更新，如今，
三层高的科研监测楼巍然耸立，风力与太阳
能供电系统稳定运行，净水设备、信号塔等设
施一应俱全。驻岛生活和科研环境今非昔
比，但科研人员“与蛇共舞”的勇气和执着，始
终未变。

“这些小白点，就是被蛇咬后留下的‘纪
念’。”王小平伸出左手，指缝间 8个细小的穿
刺瘢痕清晰可见。这位被称为蛇岛“活地图”
的科研工作者，与蛇岛蝮打交道 24年，3次遭
遇蛇咬，却始终坚定不移。

最惊险的那次，发生在2005年5月10日，
那是一条刚结束冬眠、毒液充盈的蛇岛蝮。
当时由于工作经验不足，王小平手指捏蛇的
位置靠后些，毒蛇猛地挺身回头，隔着厚帆布
手套，狠狠地咬了他的左手。两个半小时后，
王小平赶到医院，当解开捆扎手腕防止蛇毒

扩散的绳子时，胳膊就像吹了气一样，瞬间肿
胀起来，一直肿到腰部。“当晚疼到恨不得直
接砍掉胳膊！”王小平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心
有余悸。医生用粗针头在他的指缝间穿刺放
血，血柱喷射半米多远，8针下去，他才感到缓
解。这次被咬，王小平住院17天，半边身子经
历脱皮。被咬的左手因指尖神经未能及时疏
通，至今仍处于麻木状态。

然而，“一朝被蛇咬”的恐惧并未在王小
平身上发生，他反而将每一次被咬的经历视
为珍贵的破坏性试验。这种“把疼痛转化成
科研养分”的精神，成为蛇岛科研团队的真实
写照。

“在岛上，没人盯着干活，想搞科研，还是
混日子，全看自己。”说这话时，冯曙光看到蓄
水池里有一只死去的落鸟，于是赶紧拿起抄
网打捞，“太可惜了，没能及时发现，泡得太
久，没法给蛇岛蝮加餐了。”作为保护区科研
队伍中的年轻一代，冯曙光坦言，他眼里有活
儿，都是跟着王小平学的。

王小平则提起已退休的老局长孙立新对
自己的影响。为了防范偷猎、深入观察蛇岛
蝮习性，孙立新曾一年驻岛长达240多天。在
这一代科研人身上，还曾上演过“八百水盆大
救援”的故事。那是1989年，蛇岛3个月未下
雨，耐饥不耐渴的蛇岛蝮生命受到严重威
胁。孙立新和同事筹集800个水盆，用巡逻船
一趟又一趟往蛇岛运淡水，帮助蛇岛蝮度过
危机。也是在此后，保护区在岛上挖井，修了
蓄水池，为蛇岛蝮解决了饮水问题。

如今，蛇岛已布设30多处探头，实现远程
监控，但驻岛值守仍是保护区男性工作人员
的“必修课”。他们平均每年在岛上坚守40余
天，若遇科研项目，驻守时间更长。“能坚持下
来，除了这是工作职责，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
热爱，能将工作和热爱融为一体，是一件幸福
的事。”王小平说。

这份热爱，结出了累累硕果。40多年来，
在蛇岛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保护区主持
参与22项课题研究，发布中英文论文近百篇，
为蛇岛的保护与研究作出卓越贡献。

从《蛇岛的秘密》揭开这座神秘岛屿的面
纱，到蛇岛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受到全球瞩
目，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用热血与坚守书写生
态保护的精彩答卷。而蛇岛那些尚未解开
的秘密，正等待年轻一代以同样的热忱与执
着继续探索，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
篇章。

猛禽是蛇岛蝮的天敌，图为猛禽抓走蛇岛蝮。

同一树枝上经常栖息多条蛇岛蝮，它们具有“避亲”策略。 科研人员开展春季蛇岛蝮生命表研究。 0.73平方公里的蛇岛上栖息着近2万条蛇岛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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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XING GU SHI
在 这 里 感 受 辽 宁 奋 进 脉 搏


